
智慧雨，2013年5月31日至6月1日，加拿大哈利法克斯 - 第一部分

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XZjlNHLsoQ

讲师：宗萨蒋杨钦哲仁波切

【音乐】

……我想我应该用原文来念诵。上师道歌，用藏文，我想梵文里叫做"Doha"——我猜你们可以把它翻

译成"歌"，或者"大成就者的歌"。这在金刚乘佛法中非常普遍，在噶举传承中尤为如此。事实上，密

勒日巴常被称为"Tabaka"，意思是"闻声生喜之人"。

我自己是在噶举家庭中长大的，我母亲家是噶举—宁玛传承。事实上，我想我是在相当正统的宁玛家

庭中成长起来的。从小跟着外祖父——也就是我母亲的父亲——一起生活，我对上师道歌非常熟悉。

当然，对我们来说，小时候听道歌是一件大事，通常会有相当隆重的庆祝活动，有时甚至会有些"过度

"的饮酒，我记得很多伟大的瑜伽士和瑜伽女都被不丹米酒给带走了，当然还有这些伟大噶举祖师们的

道歌。我清楚地记得，他们会唱啊唱啊，唱很长时间，但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其他娱乐，我记得自己

很享受，只是在旁边观看。我记得有些人声音非常动听。只是现在，我才刚刚开始体会到这些伟大道

歌的力量、加持、意义和无价之宝。而我确信，我所领悟的还很少，还有更多等待去探索。

【音乐】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信奉"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不是吗？我们相信这个，我们就是在这样

一种信念中成长起来的——逻辑上，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我们根本不敢想，其实有很多收获完全不

需要痛苦。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不敢这么想。但这些人，这些噶举祖师们，他们有一种方式——完

全有所得，却毫无痛苦。所以如果我们哪怕能开始稍微领会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这些道歌的深度和

广阔。

而且这种方式是非常恰当的——用歌来传递这些教言，非常恰当。这是我反复从创巴仁波切那里听到

的，他说：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小盒子里，我们活在这个盒子里，过度相信那些"看似可信"的事情，同

时又过度不相信那些"看似不可信"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通过这些道歌传递的很多东西，如果不是

用歌来唱，我们就根本听不进去。因为我们太陷在这个盒子里了。

歌曲、浪漫、爱情，大概是我们世俗世界里少数几样能让我们接近"走出这个盒子"的东西——但我们

马上又会冲回盒子里。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曾经恋爱过，或者现在正在恋爱，或者将来会恋爱。你们

会发现，当你恋爱的时候，所有不合理的事情都变得合理了；那些荒谬可笑的事情不再荒谬；一切都

变得充满灵感，甚至一片枯叶都让你心动，什么都好，就连悲伤这种情绪也让你感觉美好——因为你

处在一种边缘状态，你几乎就要走出那个盒子了。当你恋爱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我们总是会

冲回盒子里去。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意识到，没有比通过歌唱更好的方式来表达那些需要被表达的东西了。

我一直在读关于创巴仁波切的东西，我想在谈他的教法之前，我们也应该先谈谈创巴仁波切这个人。

其实我不确定——我相信你们很多年长的修行者和学生，我非常相信你们知道如何欣赏，但年轻一代

，我不知道这对你们意味着什么。昨天我在这里和拉里谈话，我必须承认，我来这里，真的不能说我

有什么正确、良好的发心。良好的发心，正确的发心，这真的很难。

不管怎样，尽管如此，虽然我意识到一件事——我意识到我真的在变老了，因为我居然开始喜欢哈利

法克斯了，这也算是迹象之一。英式花园、哈利法克斯，看起来挺不错，但这仍然不是我会特别努力

去争取的目的地。不管怎样，我在这里，因为我认为自己是一名佛法圣战士，这真的不是什么正确发

心——有一种竞争感，一种想要增强、激活佛教的感觉……有那种东西，那不能算是正确发心，更像

是宗教狂热，或者如果你愿意用一个更好听的词，叫"爱国主义"吧。

对我来说，佛法走向更广大的世界非常重要。当我看看佛法现在所处的状况，以及它曾经走过的历程

，我觉得我们藏族喇嘛在很多方面做得相当好，但在某些方面我们相当薄弱，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藏人突然感到西藏的文化和民族认同受到了威胁，所以你会觉得藏族文化需要被保存。因此，

像我这样的藏族喇嘛走向世界各地，尽管我们理应在传递佛陀的智慧，但我们大量的活动涉及很多藏

族文化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我最近在柏林和利巴团体交流，这就是我一直在告诉他们的：如果我们把自己和藏族文化纠缠得太深

，这将成为传播佛法的巨大障碍。你们这辈子成为藏人的可能性是零——无论你做什么，你可以尝试

像藏人一样行动、像藏人一样穿着、像藏人一样吃饭、像藏人一样说话，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不会变

成藏人。但你今晚就开悟的可能性是有的！真的，一夜之间——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文化就是文化，没有多大分量，因为文化不是绝对真理。比如"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这个是不会

改变的，至今都没有改变。但藏族文化、藏族做事的方式，已经改变了很多，而且一直在改变。所以

你不能真正依赖那个。

所以我们需要以某种方式把佛法带到西方，不要完全依附于某种特定文化。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你完

全丢失了佛法的宗教性，那我们又会遇到问题。毕竟我们是人，我们接触任何东西的唯一方式，都是

通过某种文化、某种仪式、某种术语。所以把自己与佛法这种看似"宗教性"的一面完全割裂，也是非

常危险的。

那么当我看这一切的时候——这是佛法圣战士的思维模式——当我看这一切，看创巴仁波切带给你们

的、他对佛法的贡献，我真的……很多年轻一代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们还会不会相信我，就算是老一

辈，我也不知道你们有多少能真正欣赏这一点——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我刚和另一个人谈过，从不同角度来看都是如此。我在牛津大学教学的时候，和一个完全不认同创巴

仁波切某些示现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当然很享受做魔鬼代言人的角色。不仅在英国，就算在



藏族社会内部，也有人从各种不同角度来看待创巴仁波切。我相信你们也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

法。如果你读过戴安娜写的关于创巴仁波切的书，那是她的愤怒视角。

但当我以我自己的方式看待创巴仁波切的时候——对我来说，对于我这一代人，将佛法带到西方，某

些喇嘛，尤其是创巴仁波切，已经铺平了道路，所以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把佛法带到西方应该相对容

易一些。但我们仍然觉得这很有挑战性，仍然如此。

当我作为一个试图把佛法带到西方、或者带到佛法尚不存在的地方的人来想这件事，这是一个巨大的

挑战。想想看，如果你们其中一个人去到西藏、不丹或者某个地方，试图说服那些藏人或不丹游牧民

去欣赏、理解并与莎士比亚的语言一起生活——那只不过是一种语言，是一种扭曲的语言而已——你

应该去传播那个，你会遇到多大的困难？

所以如果你这么想，然后再想到：要走出我之前说的那个文化盒子，真正把佛法的精髓带到你们手中

，同时又保留那种宗教性、那种正统的层面——真正有根基的东西，有渊源的东西，一路追溯到两千

五百年前——那么当我看创巴仁波切的生平与事业时，我看到一方面有旗帜、别针、饼干、戏剧……

这个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又有很多东西，比如巧克力、酥油……瑜伽女，以及他呈现的许多令人惊

叹的教法——他自己的，还有他祖师们的，比如《智慧雨》。这是我们真正需要欣赏的，我们不能忘

记这一点。

在经典中，我读到说菩萨们为了一个音节的法，可以放弃家庭、王国等等。佛陀本人，为了理解真相

，放弃了宫殿里的生活。不仅仅是佛陀，他在古印度的追随者们，比如寂天菩萨、阿底峡尊者，他们

都放弃了物质的世俗生活，去追求真理，追求理解比物质生活更深刻、更有意义的东西。

在西藏，历代藏王——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把佛法置于最重要的国家议程之上。藏王赤松德赞的国

家预算，百分之九十九用于引进佛法。如果你看看印度和西藏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个人修行者，毫无

疑问，当你看到帝洛巴、那洛巴、玛尔巴、密勒日巴这些伟大上师们的艰辛与牺牲……今天，像你我

这样的人读到这些——正如我之前说的，我们活在一个盒子里，过度相信"可信的事物"，过度不相信"

不可信的事物"——这些过去伟大上师们的艰辛与牺牲，当我们在典籍中读到时，对我们来说几乎像传

说一样，像神话，难以置信。

我必须说，我很幸运，在我自己的一生中，见过一些上师，他们对佛法的献身、他们对世俗生活的舍

弃，我亲眼目睹。我相信大约五十年后，如果有人谈起我所见证的这一切，人们只会觉得那是传说。

创巴仁波切来到世界这一角，能够说服并真正说动——或者也许是"推销"——向一个如此习惯于物质

主义和二元论的社会推销非二元的理念，推销"一公斤垃圾与一公斤珠宝完全相同"这个想法——他经

历了多少艰辛，多少磨难。但对于这些人来说，智慧之道，理解真理之道，换句话说，灵性修行之路

，是至关重要的——时间、精力，一切都用于此。

我自己的上师们，当我回顾时，我几乎记不得他们有什么时间……



精力、时间与思维，从不用于钓取赞美、提防批评、或为自己筑一个舒适的窝——这从来不是他们关

心的事。因为他们已经尝到了真理的滋味，看见我们这些彻底迷惑、染污的众生，悲心便从那不可思

议的智慧中自然涌现。正因如此，不仅是传承的大祖师们——上师们的祖先们——唱出了这些道歌，

之后的大师们，比如确吉布奇，也翻译并呈现了这些教法。

我平时不太喜欢佛法书籍，它们往往让我昏昏欲睡，尤其是序言和前言，我通常直接跳过。但也许是

自己的善业使然，有一天我在比尔，百无聊赖，没什么事做，香巴拉出版社一直给我寄他们出版的书

，其中有一本《智慧之雨》，我就想，好吧，随便翻翻。这一次，真的是自己的善业发挥了作用——

前言我通常都跳过，但那次我读了，读着读着，我就想起了根敦确吉尼玛仁波切为这本书所写下的话

、所宣告的话——当然我不知道其他读者怎么想，但对祖古和仁波切这样的人，以及年轻一代来说，

应该把他的前言中的话当作一盏指路明灯。

就是这样——作为康巴秋江仁波切，也就是所谓的老师，他们应该如何思考？就是这样：我已经被留

在了寒冷中，成了一名全职垃圾工、清洁工、换尿布的人，还有保姆——年轻的喇嘛们、祖古们，我

们应该有这样的发心去思考。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宣言。

最后，我一个人成了这艘大船的船长——就像许多大师一样，他们身上总有一种真实无比的谦逊，毫

无傲慢，但同时又有一种令人惊叹的威严自信。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将自信与谦逊融为一体的

技巧与善巧方便，在短短几句话里便能读出来。

就像《智慧之雨》里所有的道歌一样，我真的不认为他的前言是刻意"写作"出来的，这些道歌中许多

我也不相信是"创作"的——不知道你们是否理解这一点，是否能体会——它们是涌现出来的，你明白

吗？不是坐在那里拿着铅笔、纸张、橡皮，改了又改，然后成文的。帝洛巴不是这样做的，马尔巴不

是这样做的——这是智慧心的涌现，只因悲心太深，根本无法……你知道，它就这样流出来了。而我

们有一些福报，当这些溢出来、当这场智慧之雨涌现、当它流淌而出的时候，我想我们其中一些人有

足够的福报，至少能够参与其中，接受这个加持。总之，这不是计划好的，它就这么自然流出来了。

好，现在……我是不是占用了太多时间？天哪，现在几点了？八点半？好吧，总之，我也在想……你

知道，我在来这里之前做了些功课，想着好，我能跟大家分享什么？我在读这些嘎举道歌，但问题是

，从哪里开始——每一首都有说不完的东西。然后我偶然翻到了这首色彩鲜明、让我完全忘了时间的

道歌——

色贡，阿呼！敦珠嘉措，撒嗯，德玛，比尔，阿先，固迷，潘不独社会在，独社会独社会……

就算在普通的藏族人中，嘎举传承——基本上就是嘎举传承——以出产伟大成就者而广为人知。这是

无可争辩的事实，就像你无法否认一个传统出产了许多大班智达，也就是学者一样。但能作为已证悟

者典范的修行人与成就者并不多，密勒日巴就是西藏的例子——密勒日巴在西藏被公认为最伟大的大

成就者之一。



敦珠嘉措……大成就者……在我们的生命中，或者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拥有一位成就者，是从苦难

中——尤其是心灵苦难中——得到解脱的唯一来源。你看，我们可以有许多学者，他们了解心、能谈

论心、能谈论真理，但他们不会是心灵苦难的解脱之源。但当我们拥有成就者、大成就者的时候，你

基本上可以信赖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确吉布奇要用"阿呼！多么喜悦啊，你深邃璀璨的智慧已进入

我的心间"这样的话来表达他那不可思议的喜悦。这又是一个重大的宣言。我自己没有这个胆量说这话

，但我有胆量说：我欢喜，我何其幸运，曾是这个传承的一部分，曾从这些传承上师那里领受教法。

然后他继续说：恰逢赤年轻吉，达古玛，珠绛罗布，钮顿加尔，戒，卓钦、督竺、廓、贡帕、仁波切

、绛，这小小的一个，生为您的曾孙，仅靠您的加持维系，请赐予加持，愿我证得与您无二无别的悉

地，并能如您一般解脱一切众生。

这小小的他，生为您的曾孙——当他说"您"，说"恰逢赤年轻吉·达古玛"，当他说"我生为您的曾孙"，

他所指的是帝洛巴、那若巴、马尔巴、密勒日巴、冈波巴这些伟大的祖师。我们待会儿会讲到这些，

我会摘取一些道歌，看看我们能否理解为何他们是伟大的存在——难以置信、难以置信的存在。记住

，他在说我是您的曾孙，而你们许多来自台下、作为弟子的人，可以说自己是曾曾曾孙或曾曾曾孙女

——而如果不只是名义上的，如果你真的审视这传承中的上师，那是多么令人叹为观止的一群璀璨人

物、耀眼明灯啊，令人难以置信。

比如竹巴昆列，就是上师中的上师——我希望在座年轻一代都听过，因为拉姆·坎谢利……坎谢利可以

成为你引以为傲的曾祖父，他的名字你不能不知道——从他口中流出的话，无价之宝。顺带一提，这

些都不是计划好的，不知怎的，我想刻意绕过去，但它就是不断回来……

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再看那些道歌，我尽量讲，可以吗？

好，就像我说的，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在纽约刚讲了一部经，在那部经里，文殊师利菩萨问佛

陀：什么会遮蔽我们？当事情出了问题，背后必然有某种遮障，遮蔽了我们的思维与见地，使我们偏

离正见，最终犯下种种错误、陷入纠缠，这就是我们被遮蔽的方式。所以文殊师利的问题是：我们是

如何被遮蔽的？遮障是如何产生的？

佛陀的回答是：通过贪欲，你会被遮蔽；通过嗔恨，你会被遮蔽；通过无明，你会被遮蔽。这些我们

都理解，不是吗？但接下来的——通过精进，你会被遮蔽；通过忍辱，你会被遮蔽；通过布施，你会

被遮蔽；通过禅定，你会被遮蔽；通过智慧，你会被遮蔽。

这就是佛陀智慧的丰富性所在，哪怕是这么一点点瞥见，就已经如此……而佛陀的追随者们在每一个

层面上——行动、言语、举止、生活方式上——将这一切如此鲜活地保存下来。金刚乘有一点特别好

，就是……通常你会想，宗教创始人往往是以某种形象示现的：赤脚，看起来真的很好，赤脚、托钵

，形象非常温和、非常谦逊，于是弟子们也必须效仿，你明白吗？

但佛陀佛法有一点令人叹为观止——即便你看那些人物，那些形象，那些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



角色"的佛教人物，我们既有舍利弗这样的存在，他显然必定是赤脚、托钵的，但同时我们也有文殊师

利和观世音菩萨，他们的装扮比你们华丽得多——耳环、鼻环、脚踝环、手链，可能还有口红，打扮

得非常优雅、华贵，几乎每根手指都戴着戒指，就是那种……

而在金刚乘里，我想说的是，你知道，模范……佛教的榜样，就是你仰望的那种人——这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否则……这是我常提的一个老笑话，但在这里有必要再说——否则我们总会被困在克林顿

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局面里：道德上，总统不应该以那种方式动用那个……那种标准。但在佛法里，

标准是舍利弗这样的人，还有文殊师利、观世音菩萨这样的存在，所以标准高得让你……现在哪种更

好？

而更令人惊喜的是，我们还有帝洛巴这样的存在——正如我刚才说的，就像佛陀回应文殊师利的那个

令人叹为观止的回答，这不只是宏大的哲学思辨，而是真实活出了那种精神。回到我们的祖先，光是

帝洛巴的生活方式，就应该让你感到有希望——因为你知道，这个人，他实现了证悟。多么令人鼓舞

！大概是白天，他在榨芝麻油，就是从芝麻里榨油；晚上，我想他是在给他的老板服务……一个妓女

——他干的是什么……图表里面……不是皮条客……是皮条客！对，这就是他的工作，他在带男人去

，基本上就是拉皮条。他的另一份兼职是榨芝麻油。

这应该给你莫大的鼓励，因为至少你的工作比他政治正确得多，更正经，更稳重——但帝洛巴实际上

是这个传承的太曾祖父。光是他的生活方式，光是他做的事和他所成就的，就足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跑题了——如果你想到这些，你就不会忘记这些人，你不能忘记。你必须唱他的道歌，你必须按照

他所教导的方式生活，我们必须尝试，我们必须尽力。

将来你也许会追随某个非常正经、政治上完全正确的传承，你甚至连靠近这个传承的边都沾不上，我

告诉你，我们也同样沾不上。你也许能赢得一些奖章，比如做了很出色的社会公益工作，或者诸如此

类——对我来说，这些毫无意义，我是说完全毫无用处。但这，多么令人振奋——帝洛巴，一边做治

疗师，一边榨芝麻油，一边唱出他的道歌……

这首道歌，他有很多道歌，很多金刚歌，这恰好是其中收录在《嘎举道歌集》里的一首——我们也叫

它"道歌之海"，或道歌集。放在这里太恰当了。与其逐字逐句解释，也许我只是大致梳理一下，尝试

点出精髓：

用榨芝麻油来做比喻——那是他的兼职工作，你知道——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福报，我相信他完全可以

用另一份工作来铺展出一个关于修行之道、基于那个……职业的无比精彩的比喻和象征。我相信他可

以，但因为我们是被困在这个框子里的众生，芝麻油的比喻听起来安全多了，而不是那另一份工作。

所以，就是因为这点福报，我们现在有了这首关于芝麻与油的道歌。

太神了——你看一粒芝麻，它完全看不出和油有任何关系，完全看不出里面有油——但只要有正确的

舂压，或者正确的因缘条件聚合，一切便水到渠成……这就是……好，我们继续往下。



记得我说过，我们都信奉那种"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的理念——这没问题，这是一种清醒的思维方式

。但那种勇气，需要从另一个维度重新思考：完全不需要痛苦。要真正建立那种信心，你需要有智慧

，去看待一样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是油的东西，但你能说：我可以用这个做点什么，我真的可以——就

像一把芝麻，就意味着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我，表面上完全不像佛陀，我们不像，我们不这么

行事，我们也不这么思考——但就像芝麻一样，只要有正确的因缘条件，有正确的舂压、挤榨、提取

……"提取"这个词在这个层面也许不太准确，但我想和大家分享这首道歌。

我曾经有一次，在不丹和一位上师一起做法事，是为王室举行的仪轨。休息的时候，我在读觉悟·寇多

——我一直很喜欢读这些，不只是我，很多很多人都热爱读觉悟·寇多，尤其是米拉日巴的道歌，因为

除了里面有很多精华、是一条完整的道路之外，很多道歌都非常有感染力，非常触动人心。我记得那

时候，很多年轻一代，我们以前真的非常喜欢读这些。当然，期间我们谈到了一些问题，那次休息期

间，我们就在谈这首道歌，谈到了冰与水……这实在太精彩了。作为一种庆祝，作为一种欣赏，我想

和大家分享：他说——后来我也发现这段话被写进了堪钦的某篇文章里，是他给某位学生的建议，我

记不清是哪位了——他说，我们就像一个口渴的人，到处找水，却不知道自己手里握着冰，慌慌张张

地到处乱找。殊不知，只要能放松，有那个信心，这冰就是水，它一融化，就变成水了。

同样的道理，我们谈这首道歌，联系到芝麻种子和油——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颗心，那颗会歌唱的心

、会聆听的心、会疑惑的心、会分神的心、会因为分神而沮丧的心——所有这一切，这颗心本身，就

是智慧。只是它冻住了，因为我们慌乱，我们偏执，我们拼命地到处找出路，而这种偏执、这种慌乱

奔走，只会让这块冰越来越冰。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如果我们能懂得如何放松，就会发现这颗

心本身就是智慧。

所以，正如我一直在说的，有那么多的教法、那么多的教义、那么多的修道，但极少数……提到了解

脱与问题的不可分性——问题即解决，解决即问题，这种不可分性。这是一种分享我们祖师智慧的方

式，而且非常切合当下，完全不像什么古董。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读这些道歌，现在比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明白：这块冰会化成水。而就冰而言——我们有的是。这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

好，至少总算把一首道歌说完了。刚才我有点扯远了，但是……你知道，我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扯那

么远——我在读觉悟·寇多，读着读着，忽然想到这首歌，然后不知怎的，喇嘛贡觉壳的名字就跑进了

我脑子里，我就让人给我找他的道歌。读着读着，我忽然意识到：如果你们年轻一代忘了诺敏·贡觉壳

，那真是太可惜了。这是一个你们可以引以为傲的人，你们可以说他是你们的祖先。如果忘了他，真

的太可惜。所以我才扯那么远。

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人想提问？有没有问题要问？要不要来个问答环节？好，好。

——我重复一遍你的问题——是的，你在说完全放弃传统的危险，因为传统有多么重要；但同时也不

要用传统来为那些在你生命中本应放下的东西作背书。我想我是在意译你说的。是的。



最近我看到你在写或已经写了一本关于不追求快乐的书，我想那大概是关于四加行的。我一直在和几

位我的学生交谈，我教了大约九年的小乘和大乘，也讲了金刚乘，但没有具体修法。在美国，学生们

问我：他们在做了一些教法之类的事情之后，是不是应该开始做大礼拜？我自己当年跟邱阳·创巴仁波

切和罗杰·甘尼修法的时候做过大礼拜，很多学生也做过。但我没办法跟我的学生好好解释，那到底有

多少益处。因为说实话，我做大礼拜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完成它，好进入我真正想修的那些法。也许

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大礼拜的人。后来多年以后，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修行、读创巴仁波切

的著作，我发现我必须在佛教修行之外，从个人层面付出更多——那些隐秘的念头，那些关于我和某

个女人、我和学生、我和写作之间的幻想，总是绕回到自我。最近这些念头稍微少了一点，不知道能

持续多久。但大礼拜、加行，甚至罗杰·甘尼的修法——我现在比当时更开始理解它们了。但我的一些

学生问：我们为什么要做大礼拜？我说……嗯，我有一个答案，但也许是个逃避的答案——

嗯，我觉得大礼拜的精神，本来是让你对治自我与傲慢的。大礼拜来自印度传统，向人顶礼，尤其是

把额头放到某人脚下，把自己所有的肢体贴近最低处——这基本上意味着你真正在臣服，你真正在放

下，你在摧毁自我，摧毁傲慢。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对西方文化也还是有用的——我觉得不是很多人

愿意把头低到别人脚下，这是那个逃避式的答案。

但话说回来——不好意思又要绕回去——我当时说的是圣战饮食，记得吗？这就是创巴仁波切的那种

……对我们来说，这是我自己的老师们都支持的，他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就像一种被发现的伏藏

，我们现在需要某个能真正带来恰当技巧的人。就我而言，你要问我会不会发明一种新方法，我不会

——不一定是因为我满脑子想着佛法什么的，我不是时时刻刻都这样想，而纯粹是因为……我不想让

人看穿我的真面目。人们最终总会看穿的，你知道，就是那种……就是当你是只鹰的时候……人们最

终总会看穿的。我不想那样，我要很小心。在那之前，我觉得大礼拜确实有一种臣服的效果，把你整

个肢体，尤其是你身体最尊贵的部分——也就是头——放下来。但我不确定它是否适用于西方文化，

不过我感觉也许还是有点用的。好，谢谢。

——我能再补充一点吗？好的。我知道说的是对治傲慢，但在真实生活的情境里，我遇到的那些问题

——通常是已婚然后有外遇，一旦被发现就要天翻地覆、要付出代价的那种——在这些情境里，傲慢

表现在关系和占有欲上。我做大礼拜的时候，往往感觉是向老师、向佛教臣服，但在现实生活中，我

发现真正的大问题是关系问题：究竟是开放关系还是一夫一妻制？我都不觉得哪个特别有意思，但我

注意到大多数愤怒和傲慢都在这里——"你不想只跟我在一起，我就不跟你在一起"。所以我不确定，

即使在那些我见过的、在西方做过大礼拜的人当中，大礼拜是否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关于大礼拜，还有一点：大礼拜在某种程度上是皈依的外在形式，不是吗？通常做加行的时候，

大礼拜是作为皈依的一部分来修的。我觉得对现代修行者来说，真正理解皈依的根本含义会很有帮助

——那个意义非常深远，而且其实完全不受文化限制。因为当你说皈依佛、法、僧——就说皈依法吧

——皈依法，基本上意味着我们接受这样的真相：一切复合之物皆无常，一切情绪皆苦，如此等等。



真正地、真诚地向这些事实臣服，绝对会对傲慢起作用。因为无法真正接受这些真相，当然会不断强

化傲慢。所以我觉得，现代修行者如果能真正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理解皈依的原则上——真正去咀嚼

无常、情绪、无我这些硬核真相——那就够了。如果这个都不管用，那我们就没救了。谢谢。

钓到鱼了，好。

好，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到来，感谢你与我们分享你的话语。我和父亲从渥太华来，是为了听你的教

法，也是为了一个数学会议。你刚才说的一句话让我们都非常感兴趣——你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藏

人，但任何人都能觉悟，甚至可能一夜之间。我想多了解一下，尤其想请问：对你来说，觉悟意味着

什么？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几乎想把你的问题联系到某首道歌，但先放一放。是的，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说我们在修行佛法，

为了觉悟——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隐约觉得那肯定是好的，应该不会是坏

事——这通常来自一种感觉，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感觉非常重要。另一种也许稍好一点的出发点，

是因为你已经看透了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的无用与徒劳——轮回的生活——所以一定还有什么更有意

义的东西。这永远是一个好的开始。

好，现在来回答你的问题……

好，两个层次。我就给你举个例子——两个层次。在比较笼统的层面上，人们修奢摩他和毗婆舍那，

反复地修。这样做的效果是，奢摩他和毗婆舍那合在一起，会让你的心更柔软、更不那么执念丛生。

比如说，如果你做了大概三周的奢摩他，在此之前你一直有某种执念——某种痴迷，你明白——某种

程度上其实很荒唐，你根本不需要

这种执念通常毫无逻辑可言，但那就是你的习气嘛。所以现在做了大概三周之后，也许你就不那么在

乎去挣它了；再过六周，你可能连洗都懒得洗了。[笑声][掌声]

这就已经是一点点觉悟了。这是从非常笼统的层面来说，你们明白吧。

好，现在来说一个层次深得多的方面，但逻辑其实很相似。我们被某些念头、某些价值观，还有各种

各样的东西缠住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们都被缠住了。

好，因为我们在用这个文本，我想再回到这里。你们知道，托迦基传承的这一支，是借助一只鞋而兴

起的——一只鞋，是的——帝洛巴就用那只鞋打了那洛巴的头，然后他"开悟了"，可以这么说。但他

得到了什么？这才是问题所在，不是吗——他得到了什么？

说白了，就是一切纠缠。所有曾经重要的事，不再那么重要了；所有曾经"是这个不是那个"的分别，

基本上都消融了——所有的纠缠，都不再能缠住你。



那你会怎么跟其他人相处呢？就像一个妈妈，全心全意地陪孩子堆沙堡，沙堡塌了，如果需要的话，

妈妈甚至会假装哭一下——这样很好，而且这真的是可能的。

当然，一夜之间做到这些，有点……嗯，那要求太高了。但这是非常可能的，在大密续上师们的加持

之下，非常可能。这一传承至今仍然鲜活，就像宁玛派常说的那样，那托迦基的气息温度，至今仍在

。这是我们众生的福气——这传承还活着。

好，抱歉，刚才跑题跑远了，所以我们今晚只能讲到这里。我想我今晚还有别的事要做……比如……

我也不知道。[音乐][音乐]


